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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求着解构、后现代与后殖民等学说的当下，“跨文化”(interculturaI)也深为剧场界所关注与尝

试。从书写文本的改编、表演技法的碰撞，乃至于剧艺内涵对社会人文的观照等层面，都关涉着编、导、演

对于不同文化生态的解读与转嫁，以期从交互指摄或解构新诠中，为戏剧激发更深厚更多元的艺术能

量。成军即将届满二十载的“当代传奇剧场”，向来即致力于向西方经典取经借鉴，以探索当代中国戏剧

的新型态为目标。本期即以“当代传奇剧场”最新力作《等待果陀》，邀请导演与剧评家各自表述其创作理

念与观剧心得，以检视跨文化剧作在“传统／现代”中的“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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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奇《等待果陀》吴兴国饰演废低迷、盛鉴饰演爱抬杆

署㈨川m瑚s儿

——《等待果陀》导演密码

撰文／吴兴国 图片提供／台湾当代传奇剧场

跪越里程碑庭盾

一路从改编莎士比亚的戏剧走来，1995年与理查·谢喜

纳(Richard Schechner)合作的希腊悲剧《奥瑞斯堤亚》户外演

出，完成了环境剧场戏曲实验，把传统京剧变身、转化、创发

是当代传奇剧场的文化使命。我请教艺术顾问现任台北艺术

大学戏剧学院院长钟明德博士，当代传奇剧场的下一个艺术

方向，他说前卫文学是值得探索与实验的领域，他给了我一

个名字——贝克特。

贝巍特鲍蔫谬世界

对于长期演出历史传奇故事和习于严谨诗韵格律的传

统演员而言，阅读贝克特，无疑是一场惊栗的经历。他笔下

的小人物，无不为生存在苦恼，他们喃喃自语，叨念着破碎

断片字句．焦虑不安的行为，又自我否定、嘲弄作贱。没有故

事情节，一连串连珠炮的台词，既充满智能又语焉不详，贝

克特创造了前所未见的荒谬世界。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无意

义的语言，却令我的心灵受到震撼性的松动，击碎了我过往

对表演艺术的认知。不错!贝克特是人类文化的金字塔，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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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传奇《等待果陀》场景

耀出冷冽刺目的光芒，戳破一切腐败、愚昧、堕落又残酷

的假文明世界。

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烧毁了生命的容颜，丑陋的

侵略者扮演上帝，撒下天罗地网，无辜渺小的人类，面对生

存条件的严苛荒诞，何处寻觅公理与正义?他们不再相信

上帝，也否定了人类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恐惧，化为贝克特

的剧作《等待果陀》中，两位流浪汉苟延残喘的生命，他们

仰首等待希望?等待真理?等待时间?或等待死亡?令人

感到可悲又可敬的是，只要能找到一些话题，聊一点无聊

的这个那个，只要生命还能咀嚼出一些残渣余味，他们就

感到饱足，他们虽卑微渺小却不甘白活。

经常在读剧时，内心发出深深的叹息，有时泪水难抑，

其中有一段话，让我激动不已：“别人在受苦的时候．我睡

着了吗?明天醒来，或者我自以为醒来的时候，该怎么提今

天好呢?⋯⋯在这一切之中，能有什么真理?”

八隼漫长筹稽终葡果

早从1997年我就开始筹备演出《等待果陀》，原计划找

金士杰演流浪汉哭哭，我演流浪汉啼啼，李立群演暴发户

破梭，来一场京剧与舞台剧的激荡，却没想到此演出企划

递了八年，不获各界评审青睐，在场地、经费申请无着下．

也延宕下来。本以为，果陀不会来了，没想到今年农历年过

后，在法鼓山打完一场禅三，心有所悟，把原订《水浒一

。八》的年度公演，改为《等待果陀》。我想，果陀早已算准

到来的时机，无关乎创作的环境是否得到改善。

2005年突然冒出《等待果陀》，把李立群和金士杰吓一

大跳：“搞半天，我们都放弃了!吴兴国，你还在等果陀啊?”

这两位多年好友，揪住我长谈了几次，不仅关心剧本改编

内容，也亲临排练场来指导，尤其是金士杰，几乎有两个月

的时间投入协助。金士杰是台湾剧场界国宝级的演员，他

累积了深厚而细腻灵动的表演功力，他幽默的特质，为此

剧注入了强而有力的能量。尤其，我一向创作悲剧，第一次

尝试荒谬剧，居然得幸获得了一位最高等级的指导教授．

他在排戏时给予滴水不漏的提示和检验，以及比演员更加

专注严谨的工作态度，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舞台设计家林克华将柳树倒置悬空垂挂，透过光线的

折射，树影投照在舞台上，让人产生虚实相映的错觉。黄文

英风格化的服装设计，延伸传统戏“富贵装”补钉的概念，

形塑两个流浪汉的卑微褴褛。感谢林克华和黄文英的耐心

等待，齐力为这出戏营造禅境氛围。

寞拳——语言岛谤歌的豪替

要得到贝克特版权中心的授权并不容易，目前．台湾唯

一获得承认的只有赖声川的译本。我向赖声川求助。他慨

然伸出温暖的手，帮我快速克服法国授权的问题．而该版

权中心要求绝对忠于原著，条件相当严苛，同意书上有明

文规范：“严禁任何形式的配乐!”

这根本是针对当代传奇的“戏曲条款”。这条新规定连

赖声川都吓一大跳，也抛给我十分头痛的课题一一京剧有

“四功五法”：唱、作、念、打和手、眼、身、步、法，“严禁任何

形式的配乐!”难不成要把戏曲的“曲”废去?果真如此。当

代传奇的特质又与一般舞台剧有何差异?

虽困惑，仍不放弃写下可唱的诗韵。

从今年三月决定演出，我把五个华文译本再仔细分析

推敲，真正完成是在五月《欲望城国》巡回美国演出时，将

近一个月，除了在剧场排演外，几乎足不出户，窝在旅馆里

动笔。

一开始的定调就酝酿许久，由于没有现代剧场演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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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势必是由原班戏曲团员演出，那么，语言的通畅顺口，

足以表现京白与韵白便是第一道的文字改造。原文中有

许多关键时刻的沉默，像中国水墨画的留白，也像禅思顿

悟．置入诗句可供为语言之间承先启后，有定场或煞尾的

作用，也有助突显原著内在的语言意义。在改写语言同

时．也一并想象演员的作表，由于原著充满了跳接、无厘

头的对答，一个动作牵引另一个动作，又需快速转换到下

一句话、下一个表情和动作；似相连又不关联，把前卫的

语言转换介乎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模糊状态，又要清晰

掌握原著的思惟，这是当代传奇演出《等待果陀》比一般

剧团要艰难之处。

存在主义有着反基督的精神，原著中提到福音、仟悔、

惩罚、得救、死海、圣地，这一切经过转化而为东方的信仰，

如何把“上帝已死”的概念变成对“立地成佛”的质疑?这场

西方最经典的等待是场无法解脱的噩梦，能转化为禅悟的

虚空吗?

《等待果陀》的两位流浪汉在游戏的话题无聊中建立永

恒．并不断否决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这是六祖慧能的“无生

无灭”之说吗?而剧中人经常在喧闹之后的静止画面，又能

点出“法本无动与不动”吗?

唱曲——堂命真昧，雷底鸣泉

京剧予人的听觉似浓烈醇酒，不像昆曲的清雅茶香。

然而．失去京胡、锣鼓帮衬的京剧会是失调还是萃菁，不试

也料不准。但，可预料的是，演员的音准全靠自己抓，唱腔

成为回归自然声音的一种简易法门。简易，却不是件简单

的事。呼吸掌控节奏和气韵，没有配乐，没有麦克风，取的

是原音原嗓，唱出生命的原汁原味。

原计划请编腔作曲家共同创作，但也不知怎地，写

剧本时心有所感．唱腔同时间催放出来，旋律变成文字的

升华．一首首唱曲自然就形成了，剧本写完了，唱腔也完

成了。

从改编剧本——导演——编腔作曲——演员，我简直

玩过头了，荒谬的是，一切都在预料之外。在传统戏曲的旧

时代．许多好角儿，如：麒麟童、程砚秋都是一手创造自己

的剧本和唱、作、念、打，这和西方剧场的分工制度相异。当

代传奇十九年，在人力财力匮乏下，我被磨练出编、导、演

的能力，而编腔作曲，早在年轻时期，获颁国军文艺金像奖

的多出剧目唱腔。其实都是我自编自唱。

《等待果陀》的唱腔，当语言论及形而上的层次时，我

运用昆曲为创作元素，当对白情绪高涨时运用了西皮二黄

为创作元素，而即使是京白韵白也夹有吟颂或锣鼓经的节

奏暗藏其中。

翳Ⅲ㈣眦嘶儿

襄演——莺囊鸯意，好看劾上

参与我的戏的传统演员，需要很大的勇气，一方面必须

丢开原本的观念进行自我开发和突破，不仅耗时费力，也

需承受演出后来自传统戏曲界的评价和责难。

这次有盛鉴——我的学生，小宝——我的革命伙伴，还

有朝绪——天生好丑，同心协力。从第一天读剧的，吓坏

了、惊恐，到三个月后的学习、成长，一起创作的乐趣和实

验的兴奋在传统戏剧界是不可多得的。更何况，有金士杰

协助进行第二度的开发，演员所吸收的接近生活写实表演

和幽默的创意，活化了原设计的唱、作、念、打架构，表演经

过他的指导，使得全剧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1．表演是好看的，锦囊内有许多方法以奇妙的趣味演

出无聊。

2．语言的内容与节奏之间有机的联系，必要时情愿摘

掉一部分文本。

3．保持高度警觉，这剧本带着你不断迷路，走神时必

须抓住字句的主体中心，随时回神。

4．写意写实，活泼自由运作，重复的脱鞋、玩帽、拥抱、

等待、拉扯、颤抖、吃食、睡觉皆得同时具生活想象和表演

的象征性。

5．沉默。打断了每个片段的主题内容，而沉默又衔接

了每个片段的主题，精准抓住瞬间的爆发力。

6．舞台无大位小位，大角小角，要全面被关注，不该有

一点点忽视。

7．演员必先做人再做戏，相互关系为五诀：读戏、给

戏、捧戏、补戏、作足戏。

残缺匈慈悲鲍纂容

去年的《暴风雨》是一出魔幻大戏，今年以“丑”为《等

待果陀》的基础，可是不知怎地，脑海中一直存有老戏《青

风亭》那一对被儿子抛弃的老夫妇向空呼喊心肝儿子的

图像。《青风亭》的两个老人原是老生老旦的形象，但二老

因过度苦痛、焦虑、绝望而相互扭打、责备的荒谬，使生角

扭曲至“丑”的残缺。

京剧有些小戏的丑角经常在豆腐块脸面上强挤出慈

悲、猥琐、既忍耐又知命的笑容。对我而言，这样的残缺与

慈悲的笑容，助我在创作《等待果陀》时，能以荒谬响应荒

谬。这也是贝克特带给我的莫大人生启示。这出人格分裂

的戏，赋予东方“丑”崭新的时代意义。

(吴兴国：台湾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

责任编辑，白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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